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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事物上的严寒，仿佛令时间减缓了速度，仿佛让它们从沙漏狭小的中央穿越，不过，

那么缓慢，缓慢。” 这封来自小说《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男主人公亨利，写给他的挚爱克

莱尔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以“时间没什么了不起”画上句号。然而，时间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吗？那些在不经意间溜走的美好时光，那个无法预知的人生终点，以及无数个无法逃脱的日

出日落……现在的我们，已经习惯追赶时间，甚至要赢过时间。但的确也有那么一个人，他

有时会让人感受到时间对于他的“无足轻重”。他的生活、他的乐趣，甚至于他的作品，只

源于最平凡、最简单，也是最自我的步调，不急不缓，不远不近…… 

 

如今，对于一个当代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成熟的当代艺术家而言，能选择远离艺术中心，远

离舆论中心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王亚彬就是如此这般洒脱、肆意，长期栖居在郑州和黄山，

拒绝使用微信，以一种“自我远离”的方式享受生活与创作。这种采取旁观者视角的方式不

是一种策略，而是艺术家平静的思考过程，一种更为冷静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 

 

和其它画家相比，王亚彬显得更为克制，较少地流露自己的情感，特别在绘画里，他没有沉

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而是建立一个冷静的超然视角。比起面对当下这个社会，他更乐于与山

的对话，与自然的亲近，与历史的交流。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有一世太平，还有穿梭时间

而保留下来的历史温度。残石造像、古画、陶俑、古器物……这些“古物”与王亚彬共享空

间，与他一起打磨出静穆和深沉的“时间之痕”，并逐渐在王亚彬的作品中留下“诗意”和

“梦幻”的和鸣。可以说，王亚彬作品中的诗意是一种发现，一种完全东方式的发现。如果

我们刻意捕捉灵感，那过多修饰与经营下所渲染的诗意就会消失，反而成为一种对诗意的拒

绝。王亚彬的这种“梦幻”似的“诗意”来自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他安静的生活态度，并以

一种属于他的语言形式自然呈现出来。就像法国哲学家布莱士 • 帕斯卡曾说过的：“人应

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理想。” 

 

的确，初见王亚彬的作品，东方式的沉静与沧桑，已自然地沉淀在他那犹如“包浆”过的画

面里。那山、那景、那人、那情……我们仿佛从当下这个摩登而残酷的社会中游离出，步入

一个“时间旅行者”的远古冒险。线条成为一条条小径，色彩成为一个个陷阱，一不小心，

你就成为这个“旧世界”的迷恋者。这样看来，王亚彬着实是一个聪明的人。比起猜测遥不

可知的未来世界，比起较量深不可知的绘画技法，比起迎合众口难调的艺术市场，王亚彬选

择用他的作品“野蛮生长”。那些王亚彬勾勒出的树林、花草、亭台、湖泊与零星穿梭的“主

人公”牵扯出某种道不明的危险，掺杂着些撩人心的孤寂，蔓延出一条穿梭于古今的时间轴，

带领我们回归素朴，寻回天真。 

 

作为“一个具有童真的诗人式的绘画者”，王亚彬不动声色地在他作品的题目里设置机关，

测绘与客观现实的进行时态，古物、壁画引导出另外的主题。对于事物知觉的高度敏感，凭

借学养与记忆的共同支配，转化为本体知觉的感性反应，结构形成视觉上的图像再造。王亚

彬在画面里任意支配着那些古怪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飞禽走兽与天外飞仙重新编织着记忆

里和现实中的世界。这是由具有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几条线索交叉形成的，历史、时间、记忆、

已知、未知……在这些支配下交汇到一个共同意义的表达归属。在他的作品中“透露着避世

和讽世的旁观立场，其实是艺术家在想象力的唆使下按自己的喜好选择的失忆和记忆”。在



隐喻的主题之下，可以看出艺术家运用了流淌、滴撒等多种全新的手法，处处留下了他的思

考。这种具有新表现，更确切地说是新绘画性的创作，在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他

比之上一代艺术家有更好的视野，更自由的表达和更为深沉的饱满情绪。 

 

当观念走向极端，尤其是形成了所谓“内部、外部”两个截然对立的处境时，人与其存在语

境的所有联系无形中也就被自然切断了。这时候，善与恶的伦理观，在此顽强地阻挡着人对

存在的进一步追问。而所谓的“内心叙事”，也开始演化为一种自恋式的倾诉。王亚彬的绘

画创作，承载了历史的维度、时间的空间、心灵的震动以及记忆体验本身的哲学范畴。 

 

在面对王亚彬的绘画时，可以研究他创作的技法、构图、用色……但归根结底，站在画前的

我们都是在汲取一种力量。绘画所散发的力量，是一种忽远忽近的“安全距离”。在王亚彬

的绘画中，一个主题总是被反复地推敲。他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上只剩下破碎的符号，

意义则永远缺席。将温软酥香的“景”与沉思中的“人像”并置，呈现出一种又沉迷、又徘

徊的悱恻心绪。画家表现了一个个“无根地漂浮在一个空荡的空间中的异乡人，彻底失去了

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王亚彬的绘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谜，

并且一直如此。王亚彬企图在“正常”这个概念之外寻找、探究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激

荡个人的异想，并进而抵达人性的幽深之处。对攫取瞬间体验的渴望是王亚彬的关注点，“那

些随处可见的变化多端的痕迹就是考虑画面走向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终点。这些痕迹在

王亚彬的画中是主角，“痕迹”开启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 。王亚彬的这种绘画，抹去了之

前绘画所具有的种种功能：身份识别、家庭视觉谱系等等，而投身于景物和人物本身所具有

的“去社会性”的属性上来，此时的绘画显出其不确定性，甚至使对绘画充满期待的观者一

时产生不适感。也正因如此，王亚彬的绘画不再需要时间作为维度。王亚彬尽量使他的作品

显得平易近人，探究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进而抵达人性的幽深之处。冷峻的画面中，

人物往往处于一种“失语”孤独的状态。思考与存在高度一致，思想与个体本身一致、精神

与世界一致，他传达一种古典现象学理念，甚至可以说是从古典现象学中得以超越。 

 

禅宗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自己精心营造的精神世界。

有时，端详王亚彬的作品，会让我好奇，王亚彬之于他的作品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是试图

通过他的作品，成为一个带我们重读中国传统的“传教人”？还是一个心无杂念还原自然的

“自由人”？还是他便是画面里那些没有清晰面容的主人公呢？这样看来，王亚彬好像正经

历着有趣的人生。与时间的较量，使他成为一个多变的人，一个徘徊于残酷现实和美好念想，

童话和实录，平庸和辉煌之间的“折中主义者”。他将自己隐藏在片段化的斑驳时间里，而

他创作的作品，就好像他经历一次次时空游离而留下的有趣游记。你可以说，王亚彬的作品

让你感到孤独，也可以说他画面里的世界让你向往，当然你也可以直截了当地点中画面的原

型，画面与观众之间的疏离或亲近，应该就是王亚彬的“阴谋”。他“异变”了时间的远近

和意义，那些生动的故事、那些纯粹的感动以及平淡下的可贵，由此被他巧妙地“藏”了起

来，他只说过给珍贵的同路人听。 

 

王亚彬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令我艳羡又敬佩的兄弟，一个朴素的唯心主义者。这个尽情享

受着“员外”野逸生活的时间旅行者，事实上比正在追求“速度”和“时效性”的我们更有

勇气，更有韧劲，也更懂得理解“时间”之于生活的存在意义。在王亚彬的作品中，我们看

到了些许的冷漠和异常的敏感，并从中看透了人世的彷徨和辛酸，最终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请继续享受你创造出来的美好，享受你生活的那个世界，以及你赋予生活的精彩。“请你自

由地穿梭，仿佛没有阻力，仿佛这个世界和你原本就同为一体。” 


